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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《伤寒论》“温针”到“温针疗法” 
 

叶明柱 

(上海市长宁区江苏社区卫生服务中心,上海 200050) 

 

【摘要】  “温针”之法最早见诸《伤寒杂病论》。该文从针具材质形状与“温针”、“白针”与“温针”、“温针”

利弊之争、《明医杂著》之温针、从“烧针尾”到“温针疗法”5 个方面,对“温针”的发展演变予以探讨。认

为《伤寒论》中的“温针”为针后复灸;《明医杂著》之“温针”为针刺之时行隔物灸;《目经大成》以艾绒裹

针后,燃烧加热,接近今日通行之“温针”法。此法经陆瘦燕推广,并在理论上予以阐发,从而创立了“温针疗法”,

并成为上海陆氏针灸流派之代表针法。 

【关键词】  针灸疗法;温针疗法;伤寒论;考证;文献研究;综述 

【中图分类号】  R246   【文献标志码】  A 

DOI:10.13460/j.issn.1005-0957.2022.02.0208 

 

“温针”之称,最早见诸东汉末年张仲景的《伤寒

杂病论》(以下简称《伤寒论》)。至于何为“温针”,

则众说纷纭,有以为“诸注欠详”者,有以为其“与烧

针同义”者,也有以为系“暖针”者,有以为即“以艾

绒烧针尾”者。现仅就手头资料,对其操作方法之演变

发展作一探讨。不当之处,望高明者指正。 

 

1  针具的材质形状与“温针” 

从针具发展史来看,古代钢铁的冶炼技术为针具

的制作和发展奠定了基础。西汉后期进入完全的铁器

时代,魏晋南北朝为制钢术大发展的时期,唐宋至明中

叶则是钢铁技术全面发展和趋于定型的时期[1]。至于

针具之形状结构,则变化较大。 

据《灵枢》之《九针十二原》《九针论》等记载,

其时所用之针具有九,但常用之针具为毫针。毫针“取

法于毫毛”“长三寸六分”“尖如蚊虻喙”,至于具体形

状则未详细描述。 

1968 年河北省满城县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

的四枚金针、五枚银针[2],为研究《内经》之九针提供

了直观实物。其中四枚金针制作精致,保存完好。针柄

作方形或扁方形,较针身为长,柄上有小圆孔,便于悬

挂。针身部分的断面为圆形。银针都已残断,形状与金

针基本相同。据专家考证,金针中有锋针、鍉针和毫针,

银针中一枚似圆利针。这些针具的形制与《灵枢》所

载基本相同,也与以前所发现的石针和青铜针一脉相

承。其中两枚毫针通长 6.6 cm,针柄长 4.9 cm,针身长

1.7 cm,针柄的长度约为针身长度的 3 倍。针身愈至末

端愈尖,针锋尖锐。可见,其时医者所使用的针具所用

材料主要为铁或钢,形制则与金针银针一致。此时的毫

针之方形或扁方形针柄便于执捏,但无法施行捻转手

法,过长的针柄使针无法竖立;逐渐变细的针身,限制

了刺入的深度。故东汉时无法在毫针刺入之后,再以艾

团裹于针柄燃烧。 

 

2  “白针”与“温针” 

据《伤寒论》记载,其时有温针、烧针、火熨、火

熏、火灸等多种火疗方法,若误用之则可引起的一系列

变证,谓之“火逆病”,属于“坏病”范畴。火疗诸法

中与针具相关的有温针和烧针,显然两者有别。其中关

于“温针”之论述计 5 条,如第 16 条“太阳病三日,

已发汗,若吐、若下、若温针,仍不解者,此为坏病”,

第 119 条“太阳伤寒者,加温针必惊也”,第 267 条“若

已吐下,发汗,温针,俨语,柴胡证罢;此为坏病”。然张

仲景并未就“温针”的操作加以说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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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唐初孙思邈所撰《千金方》与《千金翼方》(以

下简称《翼方》)中均有“温针”及其操作方法的记载,

是为探讨《伤寒论》所载的“温针”的珍贵资料。 

《千金方》卷三十“孔穴主对法”中关于“温针”

的记载为“其有须针者,即针刺以补泻之,不宜针者,

直尔灸之。然灸之大法,但其孔穴与针无忌,即下白针。

若温针讫乃灸之,此为良医……若针而不灸,灸而不针,

皆非良医也。针灸而药,药不针灸,亦非良医也。但恨

下里间知针者鲜耳,所以学人深须解用针,燔针、白针

皆须妙解,知针、知药固是良医”[3]。 

由于年代久远,《千金方》中鱼鲁错讹,在所难免。

上文“针灸而药”之“而”字,《〈千金〉针灸类编》

认为“按文义当作‘不’”[4]。若据上下文字,“然灸

之大法”之中,似遗一“针”字。 

《灵枢·官针》:“焠刺者,刺燔针则取痹也”。“燔”

在《说文·火部》中的解释“燔,爇也”“爇,烧也”[5]。

故“燔”即是“烧”。《伤寒论》中的“烧针”就是“燔

针”。至于“白针”,最早则见诸东晋陈延之《小品方》。

《小品方》约撰于公元 454 年至公元 473 年。其文为

“有气肿病,其状如痈,无头虚肿色不变……宜服五香

连翘汤,白针气泻之”[6]。《集验方》《千金》等也予转

录。晋唐之际,以铁制针。纯铁虽为白色或者银白色的,

但非常容易氧化,表面呈蓝黑色,称为“黑金”;若中含

杂质,则易生锈。《医心方》称,烧针过热,则为紫色[7]。

所以“白针”之“白”,既非言针之色,亦非烧针过热

之色。 

纵观《伤寒论》《千金》等古代文献,颇多方言俗

语。近来有医家认为《伤寒论》中存有河南南阳方言。

沈澍农认为,由于《千金方》融入了不少古代医书的内

容,因而事实上也纳入了这些著作的语言[8]。先秦两汉

以及汉魏晋唐的一些词语至今仍鲜活地存留于河南方

言之中。《河南省志·方言志》认为“白”是河南话中

常用否定副词,相当于普通话的甭,即“不用”的意

思[9]。《河南方言词语考释》记载开封、洛阳方言中的

“白”字为“不要”之义,并认为“别音同白,这一语

音在河南方言具有很强的一致性”[10]。可见“白”字

即河南方言中“不要”“不用”和“别”,都具有否定

的意思。“燔针、白针皆须妙解”,此处“燔针”与“白

针”并提,说明了二者所指有别。《针灸学辞典》白针

条下称其“指单纯的针刺方法……又称冷针”[11]。《图

说中医针灸》认为,《灵枢》中“针具针法若统而言之,

则不出‘血针’——刺络法、火针——燔针法、气针

——白针法三大类”,直接将白针称为气针[12]。因此, 

“白针”是“白燔针”之简称,即强调所使用的针具不

要燔烧。 

《千金》与其他古医书一样原无句读,而句读的正

确与否,对理解原文影响尤大。《千金》中“若温针讫

乃灸之”,目前多数文献作“若温针讫,乃灸之”。然该

句上文中只有针、灸与“白针”,未言“温针”,故断

为“若温针讫”,似缺乏依据,不符文理。据上下文,

“若温针讫乃灸之”句,似应断为“若温针,讫乃灸之”,

即如欲施行“温针”之法,当在“白针”操作结束之后,

再施以灸法,即针后复灸。如此则行文畅顺,符合其时

临床。 

《翼方》卷二十八之“用针法”记载,其时针家以

为“凡病皆由气血拥滞,不得宣通”所致,因“针以开

道之,灸以温煖之”,故而“针讫,皆无不灸”[13]。此或

为《伤寒论》将其称为温针之原由。 

 

3  “温针”利弊之争 

由于“温针”之法,为针后复灸,故受到一些医家

的反对,如《医心方·卷二》“针例法”引德贞常的“凡

刺竟不得即灸,若拔针即灸者,内外热气相击,必变为

异病也”。窦汉卿在《针经指南·气血问答》中强调“针

则针,灸则灸,若针而弗灸,灸而弗针”。《医学入门》甚

至认为“庸医针灸一齐用,徒施患者炮烙刑”[14]。《针

灸问对》中有“既针后灸……为害不浅”[15]。《针灸集

成》则有专节论述“针灸不可并施”。 

然而,针后加灸之法一直流行至今。查《千金方》

《翼方》之中多处介绍“针讫而后灸”,如《千金方》

卷十四治风眩中“初得针竟便灸,最良”。《翼方》卷二

十六治“偏风半身不遂……得气即泻,疾出针,于痕上

灸之良”。《太平圣惠方·卷九十九》下昆仑条,“得气

即泻,速出针,出后灸三良,日灸七壮”。《扁鹊心书·失

血》治伤肺气则血从鼻出,“急针关元三寸,留二十呼

立止,再灸关元二百壮”。《卫生宝鉴》治疗肩臂膊痛无

主持,“肩井穴内,先针,后灸”。《扁鹊神应针灸玉龙经》

治疗肾虚腰痛时,认为可针刺肾俞穴后,“多加艾火灸

无妨。《普济方·疟论》治疟疾久不愈,“于大椎中第

一骨节尽处,先针后灸三七壮,立效”。《医方类聚·五

脏门九》卷十二引《神巧万全方》“治肝虚方;俗中多

不善行计,此方云:针灸者,先针後灸尤佳”。近现代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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些针家亦非常重视针后复行灸之法,如承淡安《中国针

灸治疗学》(1931 年)的“针灸治疗各论”中计有伤寒

门、中风门、咳嗽门、臌胀门、头部病门、手足病门

等42门,其中应用“针后加灸”者有26门,约占60%[16]。

临床上有医者治疗白浊时,其中关元、肾俞二穴针后各

灸 5～10 壮;亦有治腰痛“肾俞针后加灸”者。上世纪

50 年代《新针灸学》载称“中国针灸疗法,一般是针

后再灸”[17]。此外，魏稼、孙学全、吕景山、葛书翰

等名针家皆有针后复灸之述。 

针后复灸,之所以得到历代针家之青睐,至今仍在

应用,有其原因。《针灸大成》中提及“或针灸可并举

则并举”“近见衰弱之人,针灸并用,亦无妨”[18]。民国

赵辑庵认为,“出针后,未经揉闭穴眼,即用艾炷灸治者,

曰针后行灸法……灸针刺后之穴孔,其效速;灸未针穴

孔,其效缓”[19]。张缙在临床上,对“得气情况并不甚

好”者,选用针后加灸[20]。魏稼认为“针灸合用已被广

泛采用,并未发生事故,而且效果相得益彰”;针灸临床

上最常见“风湿性关节肌肉痛,更需针灸并施”[21]。鲁

之俊《新编针灸学》(1950 年)则从机理上肯定了“针

后加灸”,认为“针去后即用艾柱灸之,艾内含有蛋百

挥发性物油类和一部份奎宁……其作用为热的刺激加

强针的效能,使局部充血”[22]。可见针后复灸历史悠久,

应用广泛,似有必要加强对其研究。 

至于 50 年代以后针后复灸应用较为少见之因,除

与此法费力费时,不能满足临床需求外,尚与其时学习

推广朱琏《新针灸学》有关。因朱琏在治疗自己坐骨

神经痛时,发现“针刺后不一定要用艾灸”。自此之后,

针后复灸之法的应用便较少见到了。 

 

4  《明医杂著》之“温针” 

宋初《太平圣惠方》卷九十九“针经”,为“唐代

后期针灸文献”,其序中称“右手存息捻针”,说明其

时针柄已为圆柱形。元《针经摘英集·九针式》之图,

毫针外形与今基本相同,针柄上有便于捻针的缠绕物,

针尾中空。晚唐针具之革新,金元针法之兴起,为“温

针”之变革创新提供了土壤和动力。 

时至明代,针后复灸一法,仍为针家所习用。但在

实践中,一些针家发现此法操作繁琐费时,于是对之进

行了改造。王纶于《明医杂著》(1549 年)卷四中以问

答形式记载了其时民间所盛行的“温针”,并对其来源、

方法、适应病症以及作者之看法予以阐述。原文不长,

录之于下。 

问:近有欲为温针者,乃楚人法。其法:针于穴,以

香白芷作圆饼,套针上,以艾针温之,多取效。 

答:古者,针则不灸,灸则不针,未有针而加灸者,

此后人俗法也。此法行于山野贫贱之人,经络受风寒致

病者或有效,只是温经通气而已,于血于痰,无预也。古

针法妙甚,但今无传,恐不得精高之人,误用之,则危拙

出顷刻,惟灸得穴,有益无害,日后宜行之。 

此法行于民间山野,乃贫贱楚人之俗法。虽治疗经

络受风寒致病有效,但王纶于对其持反对态度,认为古

法“未有针而加灸者”“误用之,则危拙出顷刻”。薛己

也在注中加以反对,认为“温针之法,尤为垂谬”[23]。 

按此法实系《伤寒论》所载之“温针”发展而来。

只是将针后复灸,改为“以香白芷作圆饼,套针上,以艾

针温之”。针刺之同时再于白芷饼上燃艾,创造性地将

针刺与艾灸结合在一起。丹波元简敏锐地认识到:“此

岂古温针之遗法邪?”[24]此法为针刺加隔物灸,减少了

操作时间,同时艾绒燃烧时产生的温度可通过针柄和

针身传导,增强了疗效,体现了“山野贫贱”者的智慧。 

《明医杂著》关于“温针”的文字,经《针灸聚英》

《针灸大成》等引录,影响反而扩大,这恐怕是王、薛

两人所始未料及的。 

 

5  从“烧针尾”到“温针疗法” 

随着临床应用的发展,一些针家觉得“以香白芷作

圆饼,套针上”,再燃以艾,仍不够方便,于是逐渐弃用

白芷饼,将艾团上移。至于何时何人所为,已无法考证。

《针灸学辞典》认为“近代所称温针,不用药饼承艾,

似为此法的演变”[11]。明·李梃《医学入门》(1575

年)中“杂病穴法”有“阳陵三里烧针尾”,注曰“痹

不知痛痒者,用艾粟米大于针尾烧三五炷,知痛即止”。

后又“脾病气血先合谷,后刺三阴针用烧”,注曰“烧

针法见前”[25]。一些文献认为“烧针尾”或“烧针法”,

即今日之“温针”,这是值得商榷的。虽其适应证也与

《明医杂著》一致,又弃用了白芷饼,然所用之艾绒仅

为“粟米大”。至于如何置于针尾,书中未言。黍粒之

长仅 1 分左右,故推测或置于针尾之环形孔中,或粘附

于针尾,与今日艾绒缠裹针柄(含针尾)还是存有较大

差别。 

清·黄庭镜《目经大成》(1741 年)于百会穴条下

记载“头痛急痛,用艾缠毫针刺及骨,燃着,火尽,痛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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止,再灸三五壮”[26]。针身光滑,针柄有便于行针之缠

绕物,艾绒当系缠绕于柄、尾之上。故《目经大成》所

述,已接近今日之“温针疗法”。 

时至民国,艾缠针柄燃烧之法,在李培卿、陆瘦燕

父子的倡导下,盛行上海,深受病员欢迎,影响巨大。李

培卿(1865—1947)于上一世纪 30 年代来沪行医,发现

风湿病证较多,于是使用艾缠针燃烧予以治疗,“既快

速、又有效”。其子陆瘦燕(1909—1969)继承父业,推

广以艾燃针法。据周味辛氏记载“上海盛行温针法,

凡挂牌‘针灸疯科’的中医师,大都採用。上海的温针

法,近一二十年来由于陆瘦燕等几位针灸家的倡导风

行全市,‘艾绒针’之名为上海广大人民所熟稔”[27]。

陆瘦燕在临床实践中又对“温针”法有了进一步认识,

不但指出适应证为“温针的适应,宜于六淫之邪(凤、

寒、暑、湿、燥、火)所侵袭而致的疾病,如治冷麻不

仁,走注痠痛,关节不利,经络壅滞,肿胀腹满,以及瘫、

痪、痿、痹四大奇疾,久病经络空虚,荣卫之气不调等

病,效果尤著,特别对一切慢性疾病之属于阴塞者,更

为相宜”,又指出其禁忌证为“高热、肝阳、心悸、惊

恐、抽筋、震颤、癫痫、喘息,以及不能留针的病人”。

反对“艾炷不宜过大过多”,认为“依我个人的经验,

一般只须灸一壮(如枣核大)就够了,不必多灸”;还指

出“粗针,短针,银针等传热较快,艾炷宜小;长针、细

针、钢针等传热较慢,艾炷不妨稍大”[28]。从理论上予

以总结提升,使之成为“温针疗法”。 

“温针”一法,也在江、浙一带流行,如承淡安在

《中国针灸学讲义》(1941 年)称温针灸法“为今日苏

省之最盛行者,俗称热针”“亦有大效”[29]。《浙江近代

针灸学术经验集成》记载“浙江各地针灸医家大多施

行温针”“江南地区,尤以太湖流域和沿海诸地,土地潮

湿,民病寒湿痹病、脚气等疾甚众,针灸医家盛行温针

之法,至今不衰”[30]。甚至山东针家焦勉斋也重视此法,

还撰文对其适应证和禁忌证进行介绍,以为“温针法用

之得当,则收效如桴鼓”,并对其操作有所改进,以艾条

烘烤针柄[31]。日本人将针尾称为“针头”。据赤羽幸兵

卫《灸头针法》记载,有笹川智兴自昭和六年(1931 年)

起使用“灸头针法”,其法先将小指头大小的艾绒一分

为二,然后在针尾将两侧紧紧贴在一起,从两端点火。

笹川智兴后人于昭和 10 年(1935 年)出版《心灸疗法

大成》,该法仅作为附录[32]。1954 年间中喜雄和许米

特在合著中介绍了西泽道氏运用“灸温针”的经验[33]。

赤羽幸兵卫则在针柄安装倒置帽形物,以盛艾绒,防止

掉落。赤羽氏 1971 年所著的《灸头针法》,应是第一

部温针疗法专著。 

自 1949 年后,“温针疗法”广受各地针家的重视,

被收入教材和专著,其应用和研究频见报道。1976 年

张学贤所撰《温针疗法》,为国内首部“温针疗法”专

著,该书先于内部出版,两年之后公开出版发行[34]。至

于电热针疗法、银质针灸法等,皆系温针疗法之发展,

但所用针具须特制,价格较高,又非一次性产品,故难

以推广。 

现代一些专著之中,将“温针疗法”归于灸法之类,

是欠于妥当的。因为对于温针疗法归属问题,陆氏早就

明确指出“针尾加温,调其营卫之气,不过是在补虚泻

实后起了辅助作用,目的在帮助针力的不足”。其说得

到其他医家的赞同,如施孝文也认为“温针疗法以针法

为主,燃艾只是辅助之法……故温针乃系以针刺为主,

应归属于针法范畴”[35]。 

 

6  结语 

综上所述,《伤寒论》中“温针”演变为今日的“温

针疗法”不是偶然的,其与毫针的制作材料和形状结构

密切相关,同时也历经代针家不断实践与改进,是无数

针家智慧的结晶。 

《伤寒论》中“温针”的发展演变途径有二,一是

针后以艾温之法,一直延续至今,只是“温”之法有所

变化,除以艾炷直接灸者,还有以黄金饼块烧灼者,甚

至有缸灸者;二由于毫针形状结构的革新,时至明代,

其操作发生变化,不再针后施灸,而是以香白芷作圆饼,

套针上,行隔物灸;进而去除白芷饼,直接将艾粒安于

针尾,以简便易行;之后又以艾缠柄尾,则更为便捷。 

自上一世纪 30 年代李培卿、陆瘦燕父子致力此法,

特别是陆瘦燕大力推广,并从理论方面予以阐发,从而

形成“温针疗法”。“温针疗法”为海上陆氏针灸流派

之重要特色。 

由于目前临床所使用之毫针,为不锈钢所制,而不

锈钢是热的不良导体,建议有关厂商开发生产温针疗

法专用的一次性针具,以便针家选用。此外,鉴于“温

针”之称容易引起误会,建议今后统一称为“温针疗法”,

并纳入针法之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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